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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老友画展绪言

冥冥中，有件事等在那里，或早或晚，终会
与你相见。

譬如，这场续接30年时光的画展。
今年春天，周燕燕发来微信，说，她换单位

了，去负责一个叫玖玖城的新社区。最近，社
区新创一个面积1200平方米的图书馆。她
问，愿不愿意，来图书馆搞个画展，为社区加浓
文化氛围？

那段时日，手头正好多事，便辞谢了她的
好意。

微信已发过去，又想想，后悔起来：人家新
负责一个单位，想做些事，应该支持啊。

但，一个人搞画展，太累。
打电话给鲍金荣、徐红卫、金卫等三位老

兄，问，有无兴趣，再办次联展？
他们一致支持。
我们四人，发小结交，积友谊近半个世纪，

可称真正老友。尤为难得，我们的一生事业和
追求目标，出奇一致：

砚田耕耘，专致中国画的传承和拓展。
有意思的是，我们虽然经常聚首交流，商

讨艺事心得；但，每个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实
践，各不相同，各有重点，各自保持鲜明而独特
的艺术面貌和艺术个性。

再和周燕燕联系，告诉她，来办画展。不
是个人展，是四个人的中国画联展。

确定办联展，鲍金荣兄翻出我们第一次举
办四人中国画联展的请柬，上面时间，是1994
年2月。这样巧，到今年，正好进入第30个年
头。更巧，我们去办展的社区，叫玖玖城。玖
玖，长久的意思。于是，画展名称，油然而生：

“玖玖老友画展。”
30年前，我们在无锡市美术馆，举办过四

个人的首次中国画联展。
三十载寒暑，日月经天，白驹过隙。世事

虽变迁，我们四人在中国绘画艺术的本体、形
式、风格和语言上的探索，恒久而执著，在秉持
写意精神的同时，凭借各自对于中国文化和艺

术精神的认识和理解，进行着不同的艺术实
践，并形成各自的绘画特色：

鲍金荣兄的画作，注重布局，讲究用笔，充
分发挥中国画特有的材料特征，通过纸、墨、色
的洇染晕化，营造出静谧诗境。徐红卫兄工山
水花鸟，擅篆刻陶刻，用笔大胆，用线质古，气
象阔大。近年来，通过不同材质的运用和尝
试，形成更鲜明的学术面貌。金卫兄用笔潇
洒，画风温厚平和，积墨积色中，注意画面构
成；所作山水小景，繁复而单纯，呈现岁月静
好、生活安泰的个人经历。至于我本人，自称
自书自画自打油，将绘画当作另一种言说和表
达，不计造型，淡薄技巧，注重个人的思想呈
现。

最后，感谢玖玖城社区，给了我们用画展
重温老友之谊的机会。

转岗到科协工作不久，参加省科
协某会议，驻地是常熟国际饭店，抵
近虞山北麓。休息期间，我决定爬虞
山。计划线路是由兴福寺上山，上岭
后往东折返，经虞山门下山。二十多
年前，我从虞山东端上过一次山，只
是到虞山门脚下就止步了。近年来，
每到一个陌生地方，总想尽量“占
有”——作深入详细考察——非关游
乐，而是关乎一种生活态度。所以，
此次夜宿虞山，堪称机会失而复得，
我必须珍视。

虞山很矮，但风景秀丽，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山南尚湖据传因姜太公
在此钓鱼而得名。与我一道爬山的
同事小侯，以及途中遇见并同行的两
名盐城与会者，对此都不太感兴趣，
于是，我的这一路，就成了“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爬上山脊，眼前道
路平坦，竟然有公交车高频次地往来
穿梭。然而，这并非我所求，空无一
人的车厢也反映了它的社会需求
——至少在此时此地。

我在张望，急切寻找虞山南麓的
尚湖。山水“长”相依、紧相依，这是
虞山之美，尚湖之美，更是常熟之
幸。我一向认为，这就是常熟“常熟
熟，天下熟”的“地理标志”，因为它简

单而深刻地彰显了阴阳和合、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道理。正是因为有一
众“常熟”，于是就有了“苏州”，又因为
一众“苏州”，于是有了“江南”。于是，
泰伯千里迢迢奔吴来了，姜子牙也来
了，古往今来，江南，渐成世人心目中
的天堂。虞山不高，却霸气十足。这
霸气，源于其绵延两千年的江南文化
核心高地的底气。有幸站上这高地，
我没有理由不丝丝缕缕把这山山水
水看个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在宽
敞而且平坦得不真实的山道上且走
且探找，然而，茂盛的松木像围墙一
样遮挡住了我和许多探寻者的视
野。于是，这一路，我仿佛又害起了
相思病，无人知晓的相思病。

林林总总的相思病故事中，不乏
峰回路转的情节和喜出望外的遇
见。就在失落地一溜小跑着准备下
山时，我发现了一处“围墙”“豁口”，
并隐约闪烁着光亮。三步并作两步，
我冲向“豁口”。一处常见的凉亭，一
片深杳的松林，一堵极有隐者风范的
石崖，就凭这一堵与松为伴傲视江南
千里平畴的石崖，虞山就足以以雄峻
之名行走江湖了，赏心且悦目。双脚
踏上石崖的同时，双眼就被一片水光
迷住了——她皎洁的脸庞上还带着

古松枝的刘海，是极具艺术美感的；
岸边是灵动巧妙的白墙黑瓦，诉说着
富足的鱼米之乡；包围着白墙黑瓦
的，是夏末碧绿的田畴，它们被水道
艺术地分割着，一块块似断实连。这
就不再是传统的山水画了。这景象
怎么如此熟悉？对了！对了！是《常
熟田》，是我的同乡先贤钱松喦画的
《常熟田》！一定是它！我发现“常熟
田”了！我发现“常熟田”了！我踏上
了钱松喦当年曾经踏足的石崖！我满
心欢喜，要紧把这个发现包裹上欣喜
的外壳，像巧克力夹心糖一样分享给
小侯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兴奋，只是
看了几眼，附和了几声就转身离开
了。而我还在像他乡遇老乡，忘情地
对比她经典的脸庞，凝望它分明的层
次，落实他精心的写照。前景，中景，
远景，我兴奋着当年钱松喦的兴奋。

我遇见了前辈宗师的遇见。
艺术创作与其说是灵光闪现，不

如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经过一
路跋涉、探寻，一路思考、突破，等到
心中的山水与眼前的山水发生心灵
碰撞时，《红岩》《泰山松》《常熟田》就
应运而生了。

每一件传世名作的背后，都有故
事。故事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含

金量。站在钱松喦的脚印上眺望常
熟田，我隐隐惆怅：常熟人最终收藏
了钱松喦的画，但为什么没有重视并
开发眼前这常熟田的故事？我遗憾
于脚下的“虞山岩”，成为山脊上车来
车往的大道旁被无视的风景。比较
许多所谓的网红打卡地，钱松喦站过
的“虞山岩”有过之而无不及。

风景往往只是懂风景爱风景人
眼中的风景。下山途中，我在想，姜
太公钓鱼，就是一个关于“遇见”的故
事。常熟虽好，然而姜太公并未在常
熟“遇见”“文王”，兜兜转转数千里，
直到渭水之滨，才“遇见”文王。这是
经天纬地的声东击西，还是共创伟业
的双向奔赴？

回家的当晚，我破天荒地睡到次
日八点多才醒。更令我惊奇的是，睡
梦中，我化身姜太公，在尚贤湖畔垂
钓，顺利完成了他“遇见”“文王”的心
愿。“文王”男生女相，仿佛头发披散。

“你终于来了。”泰伯紧握我的手。
“原来，你在这里。”我和泰伯四

手相握。
感谢虞山，它让我领略了别样的

风景如“画”和人生如“梦”。那“画”，
是可歌可泣的双向奔赴；那“梦”，是
亦真亦幻的四手相握。

无言味最长 鲍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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